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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征引五经看 《文心雕龙》的 “依经立义”

朱供罗，李笑频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依经立义”是研究 《文心雕龙》的一个较新的角度。《文心雕龙》对五经的征引达１０００多次，

可归为八类：袭用特有词语、评论儒家经典、评论历史人物、评论作家作品、评析文化现象、支撑材料

例证、阐发儒家义理、建立文论主张。除袭用特有词语外，其他七类征引都体现了 “依经立义”。其内涵

又可概括为三个层次：一是文体风格上的 “依经立体”；二是理论内涵上的 “依经立论”；三是思维方式

上的 “依经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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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经立义”即依托儒家经典以建构话语、

确立意义。自汉代确立五经以来，“依经立义”即

成为人们的话语言说方式、理论建构方式，乃至成

为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作为一种在思想史、学术

史、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现象，“依经立义”的直

接提出却是南朝时期的刘勰完成的。刘勰在 《文

心雕龙·辨骚》中将王逸对离骚的评论概括为

“《离骚》之文，依经立义”。其实，刘勰本人在其

《文心雕龙》 （以下简称 《文心》）中，也大量采

用了 “依经立义”的建构方式。

《文心》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 “体大而虑

周”“笼罩群言”［１］理论巨著，有关研究成果丰硕，

但从 “依经立义”的角度来研究 《文心》比较新

颖，目前只有笔者的博士论文 《“依经立义”与



〈文心雕龙〉的理论建构》，主持的国家社科课题

“《文心雕龙》‘依经立义’研究”专注于此，其

他涉及 《文心》“依经立义”研究很少，且多为微

观研究、局部研究 （刘绍瑾的 《“依经立论”与

“文的自觉”———论 〈文心〉理论体系的杂糅与矛

盾》［２］虽为宏观研究，却限于篇幅没有充分展开，

而且对 “依经立论”倾向负面评价）。另一方面，

“依经立义”的基础理论研究及其在历代文学创

作、批评中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所以从

“依经立义”的角度研究 《文心》，既有一定的理

论基础，也具有一定的角度创新。为此，笔者有意

先从征引五经的角度来考察 《文心》 “依经立义”

的简略情况。

一、征引五经的数据统计

詹
)

《文心雕龙义证》兼有集校、集注、疏

证的性质，对 《文心》的字词，都尽量从语源学

上进行挖掘，涉及众多典籍，儒家经典的征引更是

极为细致。笔者以此书为底本，参考有关资料，经

过甄别、梳理，得出以下数据：《文心》引用 《春

秋》三传共２３８处，引用三礼 （《含大戴礼记》）

２２３处，引用 《诗经》２２１处，引用 《易经》２０６
处，引用 《尚书》 （含 《尚书大传》）共１７８处。
此外涉及五经中两种以上的引用有２５处。总共引
用五经１０９１处，平均每篇引用五经约２２次①。详

见表１。

表１　 《文心雕龙》引用经典材料统计

上篇 诗 书 礼 易 左传 公羊 谷梁 合论 小计 下篇 诗 书 礼 易 左传 公羊 谷梁 合论 小计

原道 ４ １１ ５ ２２ ３ ４５ 神思 ４ ３ ５ １２
征圣 ３ １ ８ ９ ５ １ ２７ 体性 ２ １ ２ ２ ３ １０
宗经 ５ １１ ８ １０ １０ ２ １ ７ ５４ 风骨 ５ １ ４ ４ １ １５
正纬 ２ ４ ２ ５ ４ １ １ １９ 通变 １ ２ １ ９ ２ １５
辨骚 ９ １ ２ ４ ２ １８ 定势 １ ４ １ ６
明诗 １０ ５ ５ １ ５ ２６ 情采 １１ １ ９ ３ ６ ３０
乐府 １１ ６１３ １ ６ １ ３８ 裁 ２ ５ １ ８
诠赋 ４ ２ ４ ３ ４ １７ 声律 １ １ ６ ３ １ １ １３
颂赞 １２ ４ ２ １ １９ 章句 ６ ２ ４ ３ ２ １ １８
祝盟 ６ ７１８ ４ ９ ３ １ １ ４９ 丽辞 ２ ２ ２ ５ ２ １３
铭箴 ３ ４ ９ ２ ８ ２６ 比兴 ２０ １ ６ ４ ３１
诔碑 ５ ２１３ ２ １ ２３ 夸饰 ９ ３ １ ５ ４ ２ ２４
哀吊 ４ ３ ３ １ ７ １８ 事类 ２ ４ ６ ５ １ １８
杂文 ２ １ ２ ５ 练字 １ ２ ４ ２ １ １０
谐隐 ３ １ ２ １ ７ １４ 隐秀 ２ ２ ４ ２ １０
史传 １ ５ ４ ３ １２ ３ ５ ３３ 指瑕 ３ ３ ９ ２ ７ ２４
诸子 １ ５ ３ ２ １１ 养气 １ １ ３ １ ６ １２
论说 ３ ２ ４ ６ ２ １ １８ 附会 ３ ２ ３ ６ ８ ２２
诏策 ５ １３ ９ １１ １ １ ４０ 总术 ２ ３ １ ６
檄移 ９ ３ ２ １０ １ ２５ 时序 １２ ７ ３ ５ ６ １ ４ ３８
封禅 ４ ４ ３ １ １ １３ 物色 １１ １ ５ ３ ２ ２２
章表 ３ ７ ８ ４ ８ ３０ 才略 ４ ９ ３ ２ １２ ３０
奏启 ５ ８ ４ ５ １ １ ２４ 知音 ２ １ ２ １ ３ ９
议对 ６ ６ ３ ３ １ １ ２０ 程器 １ ５ ４ ４ ３ １７
书记 ７ ６１３ ７ １４ １ ２ ５０ 序志 ４ ４ ４ ３ １ １６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
１从引用数量来看，引用最多的经典是 《春

秋》三传，总数达２３８次，全书５０篇中涉及篇目
４７篇。引用第二多的是三礼，总数达 ２２３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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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外，《文心》还引用 《论语》９４次，《孟子》４５处，《孝经》２处，共有１２３２处引用儒家经典。



及篇目４４篇。引用第三多的是 《诗经》，总数达

２２１次，５０篇中涉及篇目４５篇。引用数量列第四
位的是 《周易》，总数达２０６次，涉及篇目４９篇，
只有 《颂赞》没有引用。《尚书》引用总数 １７８
次，涉及篇目４５篇。有的引用不是针对单独的某
一种经典来言，而是涉及多种，如 《宗经》篇所

言：“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这里的 “经”即

指整体的五经；《书记》“夫文辞鄙俚，莫过于谚，

而圣贤 《诗》《书》，采以为谈”，这里将 《诗》

《书》并举。这样的引用有２５次。
２就引用经书种类而言，五种经书都有引用

的有３６篇，引用４种经书的有９篇，引用３种经
书的有４篇，引用２种经书的有１篇，所有篇目至
少引用２种以上的经书。
３就具体篇目而言，引用次数最多的是 《宗

经》（５４）、《书记》 （５０）、《祝盟》 （４９）、《原
道》（４５）、《诏策》 （４０）、《乐府》 （３８）、《时
序》（３８）、《史传》 （３３）、《比兴》 （３１）、《才
略》（３０）、《情采》（３０）、《章表》（３０），这１２
篇的引用次数都在３０次以上。引用次数最少的是
《杂文》（５）、《总术》 （６）、《定势》 （６）、《
裁》（８）、《知音》（９）、《练字》（１０）、《隐秀》
（１０）、《体性》（１０），这８篇的引用次数都不超过
１０次。引用次数超过１０次不到２０次的有１９篇，
引用次数达到２０次不到３０次的有１１篇。
４再细致分析，“枢纽论”中引用次数从高到

低的排列顺序为 《宗经》 （５４）→ 《原道》 （４５）

→ 《征圣》 （２７）→ 《辨骚》 （１９）→ 《正纬》

（１８）。单纯从引用角度而言，五经对 “枢纽论”

影响程度最大的是 《宗经》，其次是 《原道》，再

次是 《征圣》，对于 《辨骚》的影响明显要弱，对

于 《正纬》的影响更少。理由大体如下： 《原道》

篇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则在

《文心》中， “道” “圣” “经”是三位一体的，

《原道》《征圣》 《宗经》三篇文章共同阐明 《文

心》的思想基础乃是儒家思想，其中 《宗经》最

直截了当地表明了 《文心》的论文主旨———宗经

为文。因此，“枢纽论”中引用次数最多的是 《宗

经》，而引用 《原道》与 《征圣》的次数递减。

《正纬》和 《辨骚》是以儒家思想为参照对纬书、

骚体进行辨析，主张吸取纬书、骚体的合理要素，

以达到 “为文”之目的。《正纬》《辨骚》更多地

体现了一种 “通变为文”的策略，所以，对于儒

家经典的引用相对要少一些。

５“论文叙笔”２０篇中，引用次数占前五位的
是 《书记》（５０）、《祝盟》（４９）、《诏策》 （４０）、
《乐府》（３８）、《史传》 （３３），占后五位的是 《杂

文》（５）、《诸子》（１１）、《封禅》（１３）、《谐隐》
（１４）、《诠赋》（１７）。在 “论文叙笔”中，单纯从

引用角度而言，五经对 《书记》 《祝盟》 《诏策》

《乐府》《史传》的影响最大，对 《杂文》 《诸子》

《封禅》《谐隐》《诠赋》的影响要少得多。大体的

原因是 《诏策》《史传》《书记》《祝盟》等政用性

很强的文体，受儒家思想重视，所以引用五经较多，

而 “杂文”“谐隐”“诸子”“赋”等文体，受儒家

轻视，所以这几类文体对五经的引用就明显要少得

多。至于 “封禅”，虽然不少皇帝非常重视，封禅

大典也是极重要的礼仪，但封禅之文却很少，只有

司马相如、张纯、扬雄、班固、邯郸淳、曹植数人，

儒家经典对封禅之事与封禅之文的论述也很少，所

以 《封禅》引用五经也不多。

６“剖情析采”２４篇之中，引用次数占前五
位的是 《时序》 （３８）、 《比兴》 （３１）、 《才略》
（３０）、《情采》 （３０）、 《夸饰》 （２４）、 《指瑕》
（２４），占后五位的是 《总术》（６）、《定势》（６）、
《裁》（８）、《知音》（９）、《体性》（１０）、《练
字》（１０）、 《隐秀》 （１０）。大体而言， 《时序》
《比兴》 《情采》 《夸饰》引用五经较多，是因为

五经中关于此类思想资源相当多，《才略》《指瑕》

涉及文人众多，其评点往往以儒家思想作为标准，

所以引用也多。至于 《总术》《定势》《裁》《练

字》《隐秀》《体性》引用较少，归根结底还是这

几篇主要讨论 “文术”， 《知音》讨论鉴赏，儒家

思想关于此类理论的思想资源较少。

７就引用频率而言，《序志》（序言）引用五
经１６次，“文之枢纽”（枢纽论）前五篇引用五经
１６３次，平均每篇引用经典将近３３次； “论文叙

笔”（文体论）２０篇引用五经共４９９次，平均每篇
引用经典２５次；“剖情析采” （创作论和批评论）
２４篇引用五经４１３次，平均每篇引用约１７次。由
此可知，从引用频率来看，“文之枢纽”前五篇 ＞
“论文叙笔”２０篇 ＞ “剖情析采”２４篇 ＞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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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推论，从征引五经的角度来看，五

经对 《文心》 “枢纽论”影响最大，对 “论文叙

笔”（文体论）的影响较大，对 “剖情析采”（创

作论与批评论）的影响要小一些。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仅是从引用频率而作的影

响分析，如果从思想内涵的影响来分析的话，情况

可能要复杂一些，有些引用次数少的篇目受到五经

的思想影响并不低，而有些引用次数多的文章受到

五经思想影响也许并不很深。下文有关 “依经立

义”的分析将有说明。

二、征引五经情况归类

刘勰对儒经的引用可归为八类，以下分别举例：

（一）袭用特有词语

如 《熔裁》：“及云之论机，亟恨其多，而称

‘清新相接，不以为病’，盖崇友于耳。”［３］５８６

“友于”源出 《尚书》：“惟孝友于兄弟。”［４］２３６

李详 《文心雕龙补注》：“详案此谓陆云推尊其兄，

语近歇后。《后汉书·史弼传》：‘陛下隆于友于。’

曹植 《求通亲亲表》：‘今之否隔，友于同忧。’自

后遂以友于为常语。陶公诗亦云：‘再喜见友于。’

彦和又无论矣。”［５］按李详之意，“友于”即相当于

“兄弟”，“友于”就像歇后语的前半截，旨在引起

人们对于后半截 “兄弟”的会意。所以， 《熔裁》

篇所引用的 “友于”来源于儒家经典 《尚书》，但

并不涉及深刻的思想内容。

《时序》篇 “明帝纂戎”中的 “纂戎”也是如

此，它也像歇后语，意在引起人们对 《诗·大雅·

民》［６］５６８ （《大雅·韩奕》句同［６］５７０）的固定词组

“缵戎祖考”的会意，意思是魏明帝继承祖、父两

代的大业，这也是一种词语上的袭用。

（二）评论儒家经典

《宗经》篇里，对 “经”有总的定义——— “三

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

鸿教也”［３］３８，也对五经有分类细说：“《易》惟谈

天，入神致用”“《书》实记言”“《诗》主言志”

“《礼》以立体”“《春秋》辨理”［３］４２，都体现了对

儒家经典的评价。

《总术》篇说：“六经以典奥为不刊，非以言、

笔为优劣也”［３］８１３， “以典奥为不刊”也是对儒家

经典的评价。

（三）评论历史人物

如 《原道》：“至若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

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性情，组织辞令，木

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

晓生民之耳目矣。”［３］１０

这是对儒家圣人孔子的无上赞美。“木铎起而

千里应”赞扬孔子的儒家伦理教化深广，侧重修

身的道德层面；“席珍流而万世响”则赞扬孔子的

文章学识广博，侧重修辞的 “文章”层面。“写天

地之光辉，晓生民之耳目矣”则又合论孔子的道

德文章足与天地同光，可收启聩振聋之功。

（四）评论作家作品

如 《明诗》篇中，刘勰评价韦孟的四言诗：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

韦孟曾为 “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

淫不遵道，孟作诗讽谏”［７］。其中的 “履冰”源于

《诗经·小雅·小》 “战战竞竞，如临深渊，如

履薄冰”［６］４４９，韦孟用此典故，希望楚王戊能保持

敬慎之心，以承继先王之德；“黄发”的典故出自

《尚书·秦誓》，韦孟用此典故，希望楚王戊能吸

取教训，多向长寿之贤者请教。此诗无论是四言的

形式，重章叠句的结构，还是讽谏的用意，都继承

了 《诗经》的传统，可以说，韦孟是 “依经”而

立 “匡谏之义”。刘勰所谓 “匡谏之义，继轨周

人”则是对韦孟的 “依经而评”。

再如，刘勰认为纬书有 “虚伪、浮假、僻谬、

诡托”之处，但纬书 “事丰奇伟，辞富膏腴”，虽

“无益经典”却 “有助文章”。评论纬书而以经为

参照，是 “依经论纬”。刘勰评论 《楚辞》与经典

的 “四同四异”，也是以经典为参照的，可谓 “依

经论骚”。

（五）评析文化现象

如刘勰评论由皇帝主持的学术讨论活动：“至石

渠论艺，白虎讲聚，述圣通经，论家之正体也”（《论

说》）［３］３４９。“石渠论艺”发生在汉宣帝甘露三年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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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前５１年）石渠阁①，“白虎讲聚”发生在东汉章帝
建初四年 （公元７９年）十一月白虎观②。这两次学术
活动都讨论五经同异，并由皇帝最终裁定，其性质是

“述圣通经”。“述圣”即阐述圣人之旨，“通经”即

贯通经书，“述圣通经”自然也是 “依经立义”。所

以，刘勰说 “述圣通经，论家之正体”，也暗含有

“‘依经立义’是论者的正宗体式”的意思。

再如评价建安文风，“观其时文，雅好慷慨，

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

而多气也”（《时序》）［３］８３４。这是刘勰对建安风骨

的精彩评析，其中的 “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暗

引 《礼记·乐记》（《毛诗序》亦同）“乱世之音

怨以怒，其政乖”［８］１５２７。

（六）支撑材料例证

《夸饰》篇说：“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

则河不容筰，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

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辞虽已甚，其

义无害也。”

刘勰列举了几个经典中的例据：“言峻则嵩高

极天”指 《大雅·崧高》所言：“崧高维岳，骏极

于天”［６］５６５，“论狭则河不容筰”指 《卫风》所说

“谁谓河广？曾不容刀”［６］３２６， “说多则子孙千亿”

指 《大雅·假乐》 “干禄百福，子孙千亿”［６］５４０，

“称少则民靡孑遗”指 《大雅·云汉》“周余黎民，

靡有孑遗”［６］５６２。这四则材料都来自 《诗经》。“襄

陵举滔天之目”指 《尧典》中所描述的洪水景象：

“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４］１２２；

“倒戈立漂杵之论”指的是 《武成》所记述的景

象：“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４］１８５。

这两则材料都来自 《尚书》。刘勰依据这六则经典

中的材料立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 （语辞

虽说得很过，但对于表达意义没有妨碍）。

（七）阐发儒家义理

《原道》篇结尾说 “《易》曰：‘鼓天下之动者

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

也”［３］１２，这是阐发儒家义理的一个典型例子，先

举出经典出处 （《周易·系辞上》“鼓天下之动者

存乎辞”［９］８３，再顺着经义进行发挥：“辞之所以能

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系辞上》的 “辞”指

“卦爻辞”，卦爻辞既为揭示吉凶得失，则其义足

以鼓动天下，使人奋发振作［１０］５２８。刘勰 “依经”

而 “立义”，将 “辞”由专指的 “卦爻辞”变为

泛指的 “文辞”，并且指出 “文辞之所以能鼓动天

下”，就因为它是 “道”的体现。

（八）建立文论主张

《征圣》篇：“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

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３］２４。“志足而言文”

源自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言以足志，文以足

言”［１１］，“情信辞巧”出自 《礼记·表记》 “情欲

信，辞欲巧”［８］１６４４，这是 “依经”；“志足言文，情

信辞巧”，是写作的金科玉律，这是刘勰的主张，

是为 “立义”。刘勰正是依据经典而建立一个文论

主张。

以上八类引用中，袭用特有词语主要是一种成

辞的套用，并不涉及意义内涵上的 “依立”，其他

七类都或多或少地涉及 “依经立义”。评论儒家经

典、评论历史人物、评论作家作品、评析文化现象

四类主要是对儒家经典、人物、作品、文学现象

（文风等）的评论，是 “依经立论”。支撑材料例

证、阐发儒家义理、建立文论主张三类涉及观点的

论述、义理的阐发、文论的建构，具有较明显的

“依经立义”色彩，其中建立文论主张的 “依立”

色彩最为明显［１２］。

三、“依经立义”举隅

《文心》受 “依经立义”影响可分为三个层

次：一是文体风格上的 “依经立体”；二是理论内

涵上的 “依经立论”；三是思维方式上的 “依经而

思”。三个层次存在着由外而内、由浅而深、由显

而隐的逻辑关系。以下就三个层次各举例加以

说明。

（一）依经立体

刘勰的 “依经立体”可从总纲、分则、细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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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次来予以考察。《宗经》篇提出了文体论总纲。

故论、说、辞、序，则 《易》统其首；

诏、策、章、奏，则 《书》发其源；赋、颂、

歌、赞，则 《诗》立其本；铭、诔、箴、祝，

则 《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 《春

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

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３］４７

他将文章的源头都追溯到五经，并认为五经为

各类文体提供了最高的典范，这体现了刘勰欲

“依经”而 “立体”的总体思路。

除了 《宗经》篇这个总纲，刘勰还在 《定势》

篇提出了文类的 “分则”：

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

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

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

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

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

变而立功者也。［３］５５３

除 “连珠七辞”文体不存于儒家经典外，其

他文体遵循经典的文体规范而呈现五类风格：“章

表奏议”以 “典雅”为准则；“赋颂歌诗”以 “清

丽”为表率；“符檄书移”以 “明断”为规范；

“史论序注”以 “核要”为榜样；“箴铭碑诔”以

“宏深”为体制。

《文心》“依经立体”，除了以上的 “总纲”

“分则”外，还有 “细则”，即某一文体的具体规

范。如 “赋”的写作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 “义

必明雅”“词必巧丽”，词义配合得当；二是要以

“情”“义”为 “本” “质”，实现 “体要”，不可

一味追求华采；三是要有益劝戒，反对 “无贵风

轨，莫益劝戒”。这些内容与儒家经典中 “文质彬

彬”“情欲信、辞欲巧”“辞尚体要”、重视功利教

化等内容相一致，也体现了 “依经立义”的理论

范式。这显然是 “依经立体”。从 《明诗》到 《书

记》２０篇，都是讨论文体细则，兹不细论。

（二）依经立论

《文心》的不少理论主张乃依经而立，试以

“风骨论”为例说明之。

“风骨”最基本的特征是 “力”，是阳刚之

美［１３］。此种 “阳刚之美”与儒家 “刚健中正”精

神所蕴含的 “阳刚之美”有联系。 《周易》首卦

《乾卦》的象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９］１４，

高扬 “刚健不息”的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

的重要内容①。其他经典中也有丰富的 “刚健”精

神，如 《尚书·舜典》“刚而无虐”［４］１３１，《诗经·

大雅·民》 “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

不畏强御”［６］５６９，《礼记·儒行》“儒有可亲而不可

劫也，……其刚毅有如此者”［８］１６６９等，都体现了

“刚健”精神。

如果说儒家 “刚健”精神所包蕴的 “阳刚之

美”对 “风骨论”的影响还是宽泛的、难以确指

的话，“风骨”论对 《周易》中 《大畜》 《同人》

两卦彖辞的直接引用，则切实表明 “风骨”论乃

依 《周易》而立［１２］。

《风骨》篇 “刚健既实，辉光乃新”，乃引述

《易·大畜·彖》的 “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

德”［９］１７。原文意为 “刚健笃实者畜聚不已，乃至

光辉焕发，日日增新他的美德。”［１０］２０４刘勰借用其

语而变为 “刚健既实，辉光乃新”，说的是创作文

章，空有词藻而不讲风骨，徒劳无益，所以写作之

先务必持守主体 “意气”，使刚健之气充盈，文采

就会鲜明生动。“既”与 “乃”，表明一种条件关

系，先有 “刚健之气”充实，后有 “辉光之采”

显现，“刚健之气”正是风骨之力的来源［１２］。

《风骨》篇又说， “若能确乎正式，使 ‘文明

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文明以健”直

接引用 《同人》彖辞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

《同人》卦下离上乾 （棳），离者明也，乾者健也，
二、五爻中正且阴阳相应，引申为 “禀性文明而

又刚健，行为中正而又相互应和”［１０］１１４。刘勰引用

“文明以健”，其义有所改变，可理解为 “文辞鲜

明而刚健”，这样的效果就会 “风清骨峻，篇体光

华”。

由此可知，“风骨”论的文化渊源应该追溯到

儒家经典中普遍存在的 “刚健”精神，而其对

《周易》中 《大畜》和 《同人》两则彖辞的引用，

则反映了两者的依立关系［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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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另一个重要内容是 《坤·象》所揭示 “厚德载物”。



（三）依经而思

《文心》有整体性思维、溯源性思维、折衷性

思维等多种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也与儒家经典

中的思维方式有关。比如，《易》所具有的包蕴性、

卦爻象的完整与周密、卦序编排的关联与流转充分

体现了 《周易》的整体性思维，它在三个层面影

响了 《文心》的整体性，即全书的整体性———

“体大思精”，创作上的整体性——— “笼圈条贯”，

批评的整体性——— “圆照之象”。

下面再以折衷性思维为例略加说明。

《序志》说：“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

理，唯务折衷。”［３］９２７与前人的理论有同有异，同与

异都是出于势与理的必然要求，不在乎它是古人还

是今人所说；分析文章原理，以合适正确、不偏不

倚为唯一目的。《文心》 “唯务折衷”的思维方式

显然受到了五经中的 “折之中和”思维方式的

影响。

儒经中的 “折衷”思想非常丰富，如 《周易》

重 “中正”“中和”“时中”；《尚书》里 “中”的

意义，多指正确、准确、恰当； 《毛诗》则强调

“温柔敦厚”的 “诗教”等；《礼记》 “中庸”即

“用中”，“执两用中”，《乐记》在 “礼”与 “乐”

的区别与联系时标举 “中和之纪”；《左传》记载

晏婴以 “羹”“声”喻 “和”。可以说， “折衷”

是儒家重要的思维方式。

《文心》“唯务折衷”的思维方式与五经中思

维方式的 “折衷”密切相关，它在三个层面影响

了 《文心》：一是整体性的理论建构。 《文心》从

“文之枢纽” “论文叙笔” “剖情析采”三大方面

论 “为文之用心”，结构庞大，具有古代文论史上

独一无二的理论体系。二是影响了具体的理论范

畴。如 《情采》篇所谓 “文不灭质，博不溺心”，

文采虽然博丽但不能淹没其本质与内心之情，保持

一种恰当的尺度。三是影响到了一些细节问题。比

如对待 “夸饰”，刘勰主张 “夸而有节，饰而不

诬”［３］６７６。

四、结语

《文心雕龙》引用五经达１０９１处，从中可以
归纳出多种用法，而其中 “依经立义”的话语方

式对 《文心雕龙》理论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１２］，

在文体规范、理论内涵、思维方式三个层面都存在

着丰富的依立现象。限于篇幅，本文没有深入到三

个层面的详细情形，仅略举数例，但 《文心雕龙》

“依经立义”的丰富情形已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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